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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章  鼓子詞與諸宮調

敦煌「變文」的親裔—宋代敘事歌曲的發達—宋大曲的進展—

由大曲到鼓子詞的過渡—《蝶戀花》鼓子詞—偉大的創作者孔三

傳—諸宮調結構的弘偉—聯合諸「宮調」為一堂的第一次的嘗試—

今存的三部偉大的諸宮調—董解元的《西廂記諸宮調》—無名氏的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—王伯成的《天寶遺事諸宮調》—諸宮調生命的短

促—張五牛大夫創作的「賺詞」

一

敦煌發現的「變文」，雖沉埋於中國西陲千餘年，但其生命在我們的

文壇上並不曾一天斷絕過。—且只有一天天的成長滋生，而孕育出種

種不同的文體出來。在宋的時代，由變文所感化而產生的新文體，種類

很多，而鼓子詞與諸宮調的二種，最為重要。我們的敘事詩，最不發達。

但自變文的一體，介紹進來了之後，以韻、散交錯組成的新敘事歌曲卻

大為發達。這增加了我們文壇的極大的活氣與重量。原來我們視《孔雀

東南飛》、《木蘭辭》、《長恨歌》諸作為絕大的珍異者，但若以自變文出

現以來所產生的敘事的種種大傑作與之相較量，則《孔雀東南飛》等等誠

不免要慊然的自覺其童稚。在其間，變文與諸宮調，尤為中世紀文學裡

的最偉大的新生的文體，足以使後來的諸作家，低首於他們之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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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宮調的產生，約在北宋的末年。在其前，則有同性質的「大曲」和

「鼓子詞」的出現。在其略後，則更有「賺詞」的創作。這些文體，不僅

在宋代是新鮮的創作，即在今日，對於一般的讀者似也還都是很陌生的。

本章當是任何中國文學史裡最早的講到她們的記載罷。

二

先說「大曲」。《宋史．樂志》曾載教坊所奏十八調四十大曲的名目。

其中的名稱，與唐代燕樂大曲的名目，頗有幾個相同的，像《梁州》、《伊

州》、《綠腰》等。這些大曲，最原始的方式是怎樣的，今已不可知。但

我們在宋人著作裡，所見的大曲，像董穎的詠西子事的《道宮薄媚》；曾

布的詠馮燕事的《水調歌頭》等，都是長篇的敘事歌曲。《道宮薄媚》從

《排遍第八》起，到《第七煞袞》止，共有十遍，《水調歌頭》則從《排遍

第一》起，到《排遍第七．擷花十八》止，共有七遍。姑舉《水調歌頭》

的首二遍於下：

〔排遍第一〕魏豪有馮燕，年少客幽、並。擊球鬥雞為戲，遊俠久知

名。因避仇來東郡，元戎逼屬中軍。直氣凌貔虎，須臾叱咤，風雲懍懍

座中生。偶乘佳興，輕裘錦帶，東風躍馬，往來尋訪幽勝，遊冶出東城。

堤上鶯花撩亂，香車寶馬縱橫。草軟平沙穩，高樓兩岸，春風笑語隔

簾聲。

〔排遍第二〕袖籠鞭敲鐙，無語獨閒行。綠楊下，人初靜，煙澹夕

陽明。窈窕佳人，獨立瑤階。擲果潘郎，瞥見紅顏。橫波盼，不勝嬌，

軟倚雲屏曳紅裳。頻推朱戶，半開還掩。似欲倚伊啞聲裡，細訴深情。

因遣林間青鳥，為言彼此心期，的的深相許，竊香解珮，綢繆相顧不 

勝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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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當是宋詞發展的自然的結果。「詞」在這時已不甘終老於抒情詩的範圍

以內，而欲一試身手於敘事詩的場地上了。所謂唐的大曲，或和宋初的

大曲，同是有「聲」而無「辭」，只是幾遍的舞曲，和《水調歌頭》諸作，

當是大殊的。

別有所謂《調笑轉踏》者，也是大曲的一流。曾慥《樂府雅詞》曾錄

無名氏的《調笑集句》，鄭彥能的《調笑轉踏》，晁無咎的《調笑》，皆是以

詩與曲相間而組合成之的。先陳「入隊」的致辭，然後是一首詩，然後是

一首曲，以後皆是以一詩一曲相間，末則結以「放隊」詞。這種體裁，已

較大曲為進步，似是由大曲到鼓子詞的一種過渡。

三

「鼓子詞」是最明顯的受有「變文」影響的一種新文體。在歌唱一方

面，似頗受大曲的體式的支配，但其以散文和歌曲交雜而組合成之的方

式，則全然是「變文」的格局。在文體的流別上說來，「大曲」是純粹的

敘事歌曲，「鼓子詞」卻是「變文」的同流了。

宋人的鼓子詞，傳者絕少。今所知者，有趙德麟《侯鯖錄》中所載的

詠《會真記》故事的《商調蝶戀花》一篇。德麟採用唐元稹的《會真記》原

文，成為其中「散文」的一部分，而別以《商調蝶戀花》十章，歌詠其事。

他將《會真記》分為十段，每段繫以《蝶戀花》一章。如此構成了所謂「鼓

子詞」的一體。姑舉其中的一段於下：

傳曰：余所善張君，性溫茂，美風儀，寓於蒲之普救寺。適有崔氏

孀婦，將歸長安，路出於蒲，亦止兹寺。崔氏婦，鄭女也。張出於鄭。

敘其女，乃異派之從母。是歲，丁文稚不善於軍，軍之徒，因大擾，

劫掠蒲人。崔氏之家，財產甚厚，惶駭不知所措。張與將之黨有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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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吏護之，遂不及難。鄭厚張之德，因飾饌以命張。謂曰：姨之孤嫠

未亡，提攜弱子幼女，猶君之所生也，豈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之禮

奉見。乃命其子曰歡郎，女曰鶯鶯，出拜爾兄。崔辭以疾。鄭怒曰：

張兄保爾之命，寧復遠嫌乎！又久之，乃至。常服睟容，不加新飾，垂

鬟淺黛，雙臉桃紅而已。顏色豔異，光輝動人。張驚，為之禮。因坐鄭

旁。凝眸麗絕，若不勝其體。張問其年幾？鄭曰：十七歲矣。張生稍

以詞導之，宛不蒙對。終席而罷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「錦額重簾深

幾許？繡履彎彎，未省離朱戶。強出嬌羞都不語，絳綃頻掩酥胸素。黛

淺愁深妝淡注，怨絕情凝，不肯聊回顧。媚臉未勻新淚污，梅英猶帶春 

朝露。」

四

但在這些新文體中，最重要，且最和「變文」有直接的淵源關係者，

當為「諸宮調」的一體。在結構的弘偉和局勢的壯闊上，也只有「諸宮調」

方可和「變文」相拮抗。像鼓子詞和大曲等，實在只是簡短的歌曲，不足

與他們列在同一的水平線上。諸宮調出現於北宋之末。王灼《碧雞漫志》

（卷二）說道：「熙、豐、元祐間，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，時出一兩

解。澤州孔三傳者，首創諸宮調古傳，士大夫皆能誦之。」孟元老《東京

夢華錄》（卷五）記載，崇、觀以來，在京「瓦肆伎藝」中，也有「孔三傳，

耍秀才諸宮調」的云云。其他耐得翁的《都城紀勝》，吳自牧的《夢梁錄》

裡也都提到孔三傳和諸宮調的事。是諸宮調乃是熙、豐、元祐間的一位

才人孔三傳所創作的了。但像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，我們在今日卻不能

知道他的生平，並不能得到片言隻語的遺文，誠是一件憾事！三傳所首

創的諸宮調古傳，既是「士大夫皆能誦之」，則必定是很有可觀的，其佚

失似不是無足輕重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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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宮調是講唱的。其講唱的方式，當大類今日社會上的講唱彈詞、

寶卷；也當正像唐代和尚們的講唱「變文」。《西河詞話》說：「《西廂》

搊彈詞，則有白有曲，專以一人搊彈，並念唱之。」當和當日的實際情

形，相差不遠。張元長《筆談》說：「董解元《西廂記》曾見之盧兵部許。

一人援弦，數十人合座，分諸色目而遞歌之，謂之磨唱。」（焦循《劇說》引）

這話很靠不住。當是盧兵部的「自我作古」，或「想當然」的可笑的復古

的舉動。我們如果讀了石君寶的《諸宮調風月紫雲亭》一劇（見《元刊雜劇

三十種》），當可於諸宮調的講唱的情形略略的明瞭了。

諸宮調的名稱，從何而來呢？諸宮調的結構，和「變文」是全然不殊

的。其所不同者，乃在歌唱的一部分。「變文」用的是七言或間以三三

言，而「諸宮調」則用的是很複雜的「宮調」。原來大曲和鼓子詞，皆用

同一宮調裡的同一曲牌，反覆的來歌詠一件故事。像上文所引的《道宮

薄媚》，便是用「道宮」裡的《薄媚》一調，反覆到十遍，以歌詠西子故事。

但諸宮調則不是這樣的。她是無限量的使用着各個宮調裡的各個曲調以

歌詠一個很長篇的故事的。像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第二卷的首一部分，其

歌唱的部分便是這樣的佈置着的：

《中呂調．牧羊關》，《仙呂調．醉落托》，《黃鍾宮．雙聲疊韻》，《南

呂調．應天長》，《般涉調．麻婆子》，《商角．定風波》，《般涉調．沁園

春》，《高平調．賀新郎》，《道宮．解紅》……

這比較所謂大曲和鼓子詞的單調的佈置是進步得多少呢？難怪孔三傳一

創作了這種新聲出來，便要轟動一時了。且這也是第一次把「諸宮調」連

絡起來敘述一件故事的嘗試。這個嘗試的成功，對於後來雜劇的產生和

其結構是極有影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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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「諸宮調」在宋、金的時候，流傳得很廣。《夢梁錄》和《武林舊事》

所記載的以講唱諸宮調為業的人也不少。《諸宮調風月紫雲亭》劇裡有：

「我唱的是《三國志》，先饒十大曲；俺娘便《五代史》，添續《八陽經》」

的云云，又董解元《西廂記》的開卷，也有：

〔太平賺〕……比前覽樂府不中聽，在諸宮調裡卻着數。一個個旖旎

風流濟楚，不比其餘。

〔柘枝令〕也不是《崔韜逢雌虎》，也不是《鄭子遇妖狐》，也不是《井

底引銀瓶》，也不是《雙女奪夫》，也不是《離魂倩女》，也不是《謁漿崔

護》，也不是《雙漸豫章城》，也不是《柳毅傳書》。

諸語，是諸宮調的著作，在那個時代是有很多種的。但今日所見者，除

董解元的《西廂記諸宮調》、無名氏的《劉知遠諸宮調》、王伯成的《天寶

遺事諸宮調》以外，卻別無第四本了。

董解元生世不可考，關漢卿所著雜劇有《董解元醉走柳絲亭》一本

（今佚），說的便是他的故事罷。陶宗儀說他是金章宗（1190—1208）時

人。鍾嗣成的《錄鬼簿》列他於「前輩已死名公，有樂府行於世者」之首，

並於下註明：「金章宗時人，以其創始，故列諸首。」涵虛子的《太和正

音譜》也說他「仕於金，始製北曲」。毛西河《詞話》則謂他為金章宗學

士。大約董氏的生年，在金章宗時代的左右，是無可置疑的。但他是否

仕金，是否曾為「學士」，則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。他大約總是一位像孔

三傳、袁本道似的人物，以製作並說唱諸宮調為生涯的。《太和正音譜》

說他「仕於金」，恐怕是由《錄鬼簿》「金章宗時人」數字附會而來的。而

毛西河的「為金章宗學士」云云，則更是曲解「解元」二字與附會「仕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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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」三字而生出來的解釋了。「解元」二字，在金、元之間用得很濫，並

不像明人之必以中舉首者為「解元」。故《西廂記》劇裡，屢稱張生為張

解元；關漢卿也被人稱為「關解元」。彼時之稱人為「解元」，蓋為對讀

書人之通稱或尊稱，猶今之稱人為「先生」，或宋時之稱說書者為某「書

生」、某「進士」、某「貢士」，未必被稱者的來歷，便真實的是「解元」、

「進士」，等等。

《西廂記諸宮調》的文辭，凡見之者沒有一個不極口的讚賞。明胡應

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說：

《西廂記》雖出唐人《鶯鶯傳》，實本金董解元。董曲今尚行世，精工

巧麗，備極才情，而字字本色，言言古意，當是古今傳奇鼻祖。金人一

崔鶯鶯
這是最早的見之於刊本的鶯
鶯像。
—�從明隆慶顧玄緯刊本《西廂

記雜錄》（西諦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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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文獻盡此矣。

這話並不是瞎恭維。我們看，董解元把那末短短的一篇傳奇文《會真記》

放大到如此浩浩莽莽的一部偉大的弘著，其著作力的富健誠是前無古人

的。其故事的大略如下：

貞元十七年二月，張珙至蒲州，尋旅舍安止。有一天，遊蒲東普救

寺，見寄居於寺中的崔相國女鶯鶯，莽欲追隨其後，闖入宅中，為寺僧

法聰從後拖住，責其不可造次。

張生因此決也移寓於寺中之西廂。是夜，月明如晝，生行近鶯庭，

口占二十字小詩一首。不料鶯鶯在庭間也依韻和生一詩。生聞之驚喜。

便大踏步走至跟前。被紅娘來喚鶯鶯歸寢而散。

自此以後，張生渾忘一切，日夜把鶯鶯在念。但千方百計，無由得

見意中人。夜間，生與長老法本談禪。紅娘來向長老說，明日相國夫人

待做清醮。法本令執事準備。生亦備錢五千，為其亡父尚書作分功德。

長老諾之。

第二天，生來看做醮，見一位六旬的老婆娘，領着歡郎及鶯鶯來上

香。鶯鶯一來，僧俗皆為其絕代的容光所攝，無不情神顛倒。直到第二

天的日將出，道場方罷。

 —以上第一卷

崔夫人和鶯鶯歸去。眾僧正在收拾鋪陳來的什物，見一小僧慌速走

來，氣喘不定，口稱禍事。眾僧大驚。原來，唐蒲關乃屯軍之處。是年

渾瑊死，丁文稚不善治軍。其將孫飛虎半萬兵叛，劫掠蒲中。叛兵過寺，

欲求一飯。僧眾商議。主迎主拒者不一。或以為有崔相國的夫人及女寄

住於此，迎賊實為不便。法聰也力主拒之。聰本陝右蕃部之後，少好弓

劍，武而有勇，遂鼓動僧眾，得三百人，出與飛虎為敵。聰勇猛異常，賊

眾不能敵。但聰見賊眾難勝，便衝出重圍而去。三百僧眾，被賊兵殺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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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眾。飛虎捉住走不脫的和尚，問其何故拒敵。和尚說是為了鶯鶯之故。

飛虎便圍了寺，指名要索鶯鶯。

崔氏一門大震，飲泣無計。鶯鶯欲自殺以免辱。卻有人在眾中大笑。

笑者誰？蓋張生也。生自言有退兵之計。夫人許以繼子為親。生便取出

其所作致白馬將軍一信，讀給眾聽。夫人謂：白馬將軍去此數十里，如

何趕得及來救援？生說：適於法聰出戰之時，已持此書給白馬將軍了。

夫人聞言，始覺寬心。

不久，果然看見一彪人馬飛馳而來，賊眾出不意，皆大驚投降。白

馬將軍遂斬了孫飛虎，赦其餘眾，入寺與張生敘話而別。

賊兵退後，生託法本到夫人處提親。夫人說，方備蔬食，當與生面

議。第二天，夫人差紅娘來請生赴宴。生以為事必可諧。不料夫人命歡

郎、鶯鶯皆以兄禮見生。生已失望。夫人最後乃說起相國在日，已將鶯

鶯許配鄭恆事。生遂辭以醉，不終席而退。紅娘送之回室。生贈以金釵，

紅娘不受奔去。

異日，紅娘復至，致夫人謝意。生說：今當西歸，與夫人訣絕了。

便在收拾琴劍書囊。紅娘見了琴，忽有觸於中，說道：鶯鶯喜聽琴，若

果以琴動之，或當有成。生喜而笑，遂不成行。

 —以上第二卷

夜間，月色皓空，張生橫琴於膝，奏《鳳求凰》之操。鶯鶯偕紅娘逐

琴聲來聽。聞之，大有所感，泣於窗外。生推琴而起，火急開門，抱定

一人，仔細一看，抱定的卻是紅娘，鶯鶯已去。

那一夜，鶯鶯通宵無寐。紅娘以情告生。生託紅娘致詩一章於鶯。

鶯見之大怒。隨筆寫於箋尾，令紅娘持去給生。紅娘戰恐的對生述鶯發

怒事。但待得他讀了箋時，他卻大喜。原來寫的卻是約他夜間逾垣相會

的詩。

生巴不得到夜。月上時，生逾牆而過。鶯至，端服嚴容，大訴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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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。生憤極而回。勉強睡下。方二更時，驀聽得隔窗有人喚門。乃鶯自

至。正在訴情，璫璫的聽一聲蕭寺疏鐘，鶯又不見，方知是夢。

生自此行忘止，食忘飽，舉止顛倒。久之成疾。夫人令紅娘來視疾。

生託她致意於鶯，要她破工夫略來看覷他。紅娘去不久，夫人、鶯鶯便

同去看他。夫人命醫來看脈。他們既歸，無一人至。生念所望不成，雖

生何益，以縧懸棟，便欲自盡。驀一人走至拽住了他。乃紅娘送鶯的藥

至。這藥是一詩，說她晚間將自至。生病頓癒。

那一夜，鶯果至。成就了他們的私戀。自是朝隱而出，暮隱而入，

幾有半年。

夫人生了疑，一夜急喚鶯。鶯倉皇而歸。夫人勘問紅娘。紅訴其情。

並力主以鶯嫁生。夫人允之。

夫人令紅召生，說明許婚的事。但以鶯服未闋，未可成禮。生留下

聘禮，說：今蒙文調，將赴省闈，姑待來年結婚。鶯聞之，愁怨之容動

於色。自此不復見。數日後，生行。夫人及鶯送於道。經於蒲西十里小

亭置酒。

 —以上第三卷

生與鶯徘徊不忍離別。終於在太陽映着楓林的景色裡，勉強別去。

生的離愁，是馬兒上馱也馱不動。

那一夜，生投宿於村店。殘月窺人，睡難成眠。他開門披衣，獨步

月中，忽聽得女人聲道，快走罷。生見水橋的那邊，有兩個女郎映月而

來。大驚以為怪。近來視之，乃鶯與紅娘，說：她與紅娘乘夫人酒醉，

追來同行。正在進舍歸寢，但見群犬吠門，火把照空，人聲藉藉。一人

大呼道，渡河女子，必在此間。一個大漢，執着刀，踹破門要來搜。生

方待掙揣，卻撒然覺來。

那邊，鶯鶯在蒲東，也悽悽惶惶的在念着張生。

明年春，張生殿試以第三人及第。即命僕持詩歸報鶯。鶯正念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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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，見詩大悅，夫人亦喜。

但自是至秋，杳無一耗。鶯修書遣僕寄生，隨寄衣一襲，瑤琴一張，

玉簪一枝，斑管一枝。生那時，以才授翰林學士，因病閒居，至秋未愈。

為憶鶯鶯，愁腸萬結。及讀鶯書，感泣。便欲治裝歸娶。

生未及行，鄭相子恆，至蒲州，詣普救寺，欲申前約。夫人說，鶯鶯

已別許張珙。鄭恆說：張生登第後，已別娶衛尚書女。鶯聞之，悶極仆

地，救之多時方蘇。夫人陰許恆擇日成親。不料，這時張生也到。夫人

說：喜學士別繼良姻。但生力辯其無。夫人說今鶯已從前約嫁鄭恆。生

聞道撲然倒地。過了半晌，收身強起，傷自家來得較遲。又不欲與故相

子爭一婦人。但欲一見鶯。鶯出默然。四目相視，內心皆痛。生坐立不

安，蘧然而起。

法聰邀生於客舍，極力的勸慰他。但生思念前情，心中不快更甚。

聰說：足下儻得鶯，痛可已乎？便獻計欲殺夫人與鄭恆。正在這時，

鶯、紅同至望生。他們各自準備下萬言千語。及至相逢，卻沒一句。鶯

念及痛切處，便欲懸樑自縊，生亦欲同死。但為紅及聰所阻。

聰說：別有一計，可使鶯與生偕老；白馬將軍今授了蒲州太守，正

可投奔他處。二更時，生遂攜鶯宵奔蒲州。白馬將軍允為生做主。鄭恆

如爭，必斬其首。恆果來爭奪，將軍嚴斥之。恆羞憤，投階而死。這裡

張生、鶯鶯美滿團圓，還都上任。

 —以上第四卷

這裡和《會真記》大不同者，乃在結局的團圓。《會真記》的結果，太不

近人情。張生無故的拒絕鶯鶯，自從寄書之後，便不再理會她。反以君

子善於改過自詡。以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知。實是最奇怪的結束。這不

能算是悲劇，實是「怪劇」。像《董西廂》的崔、張的大團圓，當是世俗

的讀者們所最歡迎的，且也較合情理。自王實甫以下諸《西廂記》，其結

構殆皆為董解元的太陽光似的偉著所籠罩，而不能自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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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是一個殘本，今存四十二葉，約當全書三之一。俄

國柯智洛夫探險隊於 1907到 1908年間，考察蒙古、青海，發掘張掖、

黑水故城。得古物及西夏文書籍甚多，於其間乃有此《劉知遠諸宮調》在

着。這是一個極偉大的發現。就種種方面看來，這部諸宮調當是宋、金

之際的東西。

這書全文當為十二則，今存者為「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」，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一頁
觀其版式，似是宋、金的刊本。今存的諸宮調，當以此書為最古。
（蘇聯列寧格勒學士院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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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」，「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第三」（此則僅

殘存二頁），「知遠投三娘與洪義廝打第十一」，「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

第十二」。中間第三的大半和第四到第十的七則，則俱已佚去了。劉知遠

事，自宋以來，講述者便已紛紛。今所見的《五代史平話》，己詳寫知遠

事，而諸本《白兔記》傳奇，更是專述知遠和三娘的悲歡離合的。大約，

這位流氓皇帝的故事，乃是最足以聳動市井的聽聞的。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作者並不是很平凡的人物。他和董解元一樣，具

有偉大的詩的天才，和極豐富的想像力。他能以極渾樸、極本色的俗語

方言，來講唱這個動人的故事。其風格的壯遒古雅，大類綠鏽重重的三

代的彝鼎，令人一見便油然生崇敬心。姑舉一小段於下：

〔般涉調．麻婆子〕

洪義自約末天色二更過，皓月如秋水，欵欵地進兩腳，調下個折針

也聞聲。牛欄兒傍裡遂小坐，側耳聽沉久，心中暢歡樂。○記得村酒務，

將人恁剉；入舍為女婿，俺爺爺護向着；到此殘生看怎脫：熟睡鼻息似

雷作，去了俺眼中釘，從今後好快活！

（尾）團苞用，草苫着，欲要燒毀全小可，堵定個門兒放着火。

論匹夫心腸狠，龐涓不是毒；說這漢意乖訛，黃巢真佛行！哀哉未

遇官家，姓命亡於火內。

〔商角．定風波〕

熟睡不省悟，鼻氣若山前哮吼猛虎。三娘又怎知與兒夫何日相遇。

不是假也非干是夢裡，索命歸泉路。○當此李洪義遂側耳聽沉，兩回三

度，知遠怎逃命。早點火燒着草屋。陌聽得一聲響，謔匹夫急抬頭覷。

（尾）星移斗轉近三鼓，怎顯得官家福分，沒雲霧平白下雨。苦辛如

光武之勞，脫難似晉王之聖。雨濕火煞，知遠驚覺。方知洪義所為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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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敢伸訴。至次日，知遠引牛驢拽拖車三教廟左右做生活。到日午，暫

於廟中困歇熟睡。須臾，眾村老攜筇避暑。其中有三翁。

〔般涉調．沁園春〕

拴了牛驢，不問拖車，上得廟階，為終朝每日多辛苦，撲番身起權

時歇。侍傍裡三翁守定知遠，兩個眉頭不展開，堪傷處便是荊山美玉，

泥土裡沉埋。○老兒正是哀哉，忽聽得長空發哄雷聲，驚天霹靂，眼前

電閃，謔人魂魄幽幽不在。陌地觀占，抬頭仰視，這雨多應必煞，乖傷

苗稼，荒荒是處，饑饉民災。

（尾）行雨底龍必將鬼使差，布一天黑暗雲靄靄，分明是拚着四坐海。

電光閃灼走金蛇，霹靂喧轟楇鐵鼓，風勢揭天，急雨如注，牛驢驚

跳，拽斷麻繩，走得不知所在。三翁喚覺知遠，急趕牛驢，走得不見。

至天晚，不敢歸莊。

〔高平調．賀新郎〕

知遠聽得道，好驚慌，別了三翁，急出祠堂。不故泥污了牛皮 ，且

向泊中尋訪。一路裡作念千場，那兩個花驢養着牛，繩綁我在桑樹上，

少後敢打五十棒！方今遭五代，值殘唐，萬姓失途，黎庶憂徨，豪傑顯

赫英雄旺，發跡男兒氣剛。太原府文面做射糧，欲待去，卻徊徨。非無

決斷，莫怪頻來往，不是，難割捨李三娘！見得天晚，不敢歸莊。意欲

私走太原投事，奈三娘情重，不能棄捨。於明月之下，去住無門，時時

歎息。

〔道宮．解紅〕

鼓掌筍指，那知遠目下長吁氣。獨言獨語，怎免這場拳踢。沒事尚

自生事，把人尋不是，更何況今日將牛畜都盡失。若還到莊說甚底！怕


